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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民族生态学视角的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水资源
管理研究

杨京彪 夏建新 冯金朝 郭　 泺 石　 莎 薛达元∗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作为山地农业的典型模式之一，哈尼梯田以其悠久历史和文化景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哈尼梯

田农业生态系统的成功之处在于有效的水资源管理，但对其制度建设和生态文化内涵的综合分析尚待完善。 基于民族生态学

视角，结合生态学、民族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哈尼梯田水资源管理的制度建设及其生态文化内涵进行解

读。 研究表明，哈尼族社区通过以涵养和分配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完美地解决了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这一难题，而以

迁徙文化、宗教文化、习惯法以及传统知识为支柱构建的生态文化体系则是保障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和有效实施的生态文化内

涵。 哈尼梯田水资源管理的制度建设与生态文化理念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完善我国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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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梯田由世居于云南省南部、东南部的哀牢山脉和元江流域地区的哈尼族以及其它民族人民群众所创

造，集中分布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南岸的红河、元江、绿春、金平 ４ 县，总面积达 ５．４７ 万 ｈｍ２。
哈尼梯田历史悠久，据考证，距今已有 １３００ 年历史［１］。 哈尼梯田是典型的稻作山地农业模式，是人工创造的

复合生态系统，亦是哈尼族最具代表性的生态文化景观，具有经济、生态、美学、文化、科研和社会等多重价

值［２］。 哈尼梯田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被国家林业局批准为国家湿地公园；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评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ＧＩＡＨＳ） ［３］；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成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哈尼梯田不仅以

其壮观的大地雕塑景观闻名于世，而且成功抵御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期间中国西南地区发生的持续干旱天气（又
称西南大旱），证明了其对极端干旱天气具有极高的适应能力及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４⁃５］。

已有的大量研究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等多种视角进行研究，一致认为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维持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在于对水资源合理有效的管理，并构建了如下框架：哈尼梯田复合生态系统中，森
林、村寨、梯田、水系依海拔梯度自高到低“四素同构”，森林截留降水涵养水源，村寨控制水资源分配和利用，
梯田和河谷蒸发水汽再度形成降水，形成一个完整的水系循环，从而保证了源源不断的水资源［６⁃８］。 该框架

高度概括了哈尼梯田水资源管理的基本原理，但尚未完整地阐释哈尼梯田水资源管理的内涵和外延，特别是

对哈尼梯田水资源管理的制度建设与生态文化内涵没有进行深入的解读。
本文基于民族生态学视角，结合生态学、民族学、管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对哈尼梯田水资

源管理的制度建设与生态文化内涵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 民族生态学是研究民族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

的科学，其以生态学学科为主体，与民族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相互渗透，是自然科学与社会

科学交叉产生的新兴学科［９⁃１１］，以民族群体及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旨在阐

明不同民族群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传承、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发展规律，
为解决其面临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问题提供科学依据［１２⁃１４］。 本文研究结果对于提高山地农业应对气候变

化的适应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完善我国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能够进

一步丰富和完善民族生态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１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选取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哈尼梯田保护区的新街镇、攀枝花乡和牛角寨乡 ３ 个乡镇

为研究区域。 该地区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区域，梯田生态系统保存完整，民族文化

传承较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中新街镇和攀枝花乡涵盖了坝达、多依树、老虎嘴等重要景观片区，牛角寨

乡为粮食主产区。 该区域属哀牢山南段，为中山深切割地貌类型，地势陡峻，几乎无平川坝子，坡度一般在

２０°以上，属山地季风气候类型，具有显著的旱季、雨季及立体气候的特征。 据元阳县气象站（位于新街镇，海
拔 １５４３ｍ）和各观测站点多年观察统计资料，年平均气温 １６．４℃，最热月（７ 月）平均气温 ２０．６℃，最冷月

（１ 月）平均气温 ９．９℃，年日照时数 １７７０ｈ，年降雨量 １３９７．６ｍｍ，年蒸发量 １１８４．１ｍｍ，全年雾日 １８０ｄ，年平均

相对湿度 ８４．３％［４］。
研究区域总面积 ４１７．６５ｋｍ２，占元阳县国土面积的 １９．１％，总人口为 １２１１４９ 人，占全县的 ２８．５％。 新街镇

位于元阳县中部，１０２°４０′—１０２°５３′Ｅ，２３°０３′—２３°１４′Ｎ，最高海拔 ２８７８．３ｍ，最低海拔 ４８０ｍ；土地面积２２４．３１
ｋｍ２，下辖 ２１ 个行政村，１３３ 个自然寨；２０１１ 年，总人口为 ６８８７４ 人，耕地面积 ４０８９．５３ｈｍ２，粮食总产量 ２３５５１ｔ，
人均 ３４２ｋｇ。 攀枝花乡位于元阳县南部，１０２°３８′—１０２°４９′Ｅ，２３°０１′—２３°０６′Ｎ，最高海拔 ２１４９．８ｍ，最低海拔

６５０ｍ；土地面积 ８５．１３ｋｍ２，下辖 ６ 个行政村，３１ 个自然寨；２０１１ 年，总人口为 １９０４３ 人，耕地面积 １１５０ｈｍ２，粮
食总产量 ６８５０ｔ，人均 ３６０ｋｇ。 牛角寨乡位于元阳县西部，１０２°３８′—１０２°４２ 分 Ｅ，２３°０３′—２３°１１′Ｎ，最高海拔

２６６２ｍ，最低海拔 ６８０ｍ；土地面积 １０８．２１ｋｍ２，下辖 ８ 个行政村，９９ 个自然寨；２０１１ 年，总人口为 ３３２３２ 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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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４０８９．５３ｈｍ２，粮食总产量 １３９７０ ｔ，人均 ４２０ｋｇ［４］。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元阳县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册（２０１１ 年）》和《云南省元阳县森林资源

二类调查报告（２００６ 年）》，如土地利用现状，包括梯田、坡地、草地、森林、水体、村寨建筑用地等的面积；森林

资源量。 同时通过实地踏查和走访对上述数据进行校验。
２．２　 关键人物访谈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元阳县政府办公室、国土资源局、林业局、农业局、民族宗教局、梯田管理局、气象

局、水利局、统计局、旅游局、县志办以及 ３ 个乡镇政府等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村委会成员和村民进行访

谈，获取农业、林业、土地利用、经济、人口、文化、政策、法规、旅游发展等方面资料。
２．３　 参与式农村评估

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邀请研究区域的村民（各类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方和管理者）、村委会或村民

小组成员（村寨一般事务的管理者和决策者）、寨老（一般是村寨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协调和决策村寨事务

中起重要作用）、宗教神职人员（咪咕和摩批，二者在村寨和家庭祭祀活动中起重要作用）以及当地县级和乡

镇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可显著影响村寨事务的外来者）进行参与式农村评估，获取各利益相关方在水资源管

理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发挥的作用［４］。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哈尼梯田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分析

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我国当前水资源管理面临的首要难题［１５］。 同样，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也面临

着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威胁和制约。 其中，水资源时间上的分布不均由该地区的季风性气候造成，研究区

域旱季、雨季分明，雨季（５—９ 月）降水量超过全年降水量的 ７０％［１６］；而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则归咎于该地区海

拔落差显著的山地地形。 哈尼族社区建立了以水资源涵养和分配为核心要素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成功解决了

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这一难题，保障了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水资源涵养管理重点解

决水资源时间上分布的不均，水资源分配管理主要消除水资源空间上分布的不均［４］。
３．１．１　 水资源涵养管理

哈尼梯田既是典型的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又是典型的人工湿地系统。 其水源涵养主要包括 ３ 种形式：森
林涵养、水库池塘蓄水、梯田保水。

（１）森林涵养

研究表明，森林及其地被物和土壤具有极高的水源涵养能力［１７］，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的森林土壤平均

蓄水容量达 ２５８９ｍ３ ／ ｈｍ２，土壤滞留贮水量达 ７３９ｍ３ ／ ｈｍ２［８］。 以此测算，研究区域新街镇、牛角寨乡、攀枝花乡

３ 个乡镇的森林面积为 ２．１７３ 万 ｈｍ２，则其常年水源涵养总量为 １６０５．８５ 万 ｍ３，最高蓄水量高达 ５６２５．９０
万 ｍ３。

（２）水库池塘蓄水

传统上，哈尼族社区在森林内部或边缘筑坝修建大量的池塘，用以蓄水，并作为鱼苗的繁育基地；新中国

成立之后，在政府主导下修建了一系列水库。 新街镇、牛角寨乡、攀枝花乡 ３ 个乡镇集中了元阳县所有的库容

量较大的水库坝塘，总库容量为 ７０４．４ 万 ｍ３（表 １）。 由于哈尼梯田生态系统森林中现存的池塘数量众多，大
小不一，难以计算其蓄水量，因此本文仅以水库库容为准，而水库池塘实际蓄水量则会更高［４］。

（３）梯田保水

哈尼梯田本身即是一座巨大的隐形水库，雨季蓄积水源，截流地表径流，防止山洪暴发；旱季则提供水

３　 ９ 期 　 　 　 杨京彪　 等：基于民族生态学视角的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水资源管理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源［１８］。 哈尼梯田的田埂高度一般为 ０．４ｍ，水面高度一般保持在 ０．２ｍ。 以新街镇、牛角寨乡、攀枝花乡 ３ 个乡

镇梯田（仅计算水田）总面积 ８０１６． ７６ｈｍ２ 计算，其常年保水量为 １６０３． ３５ 万 ｍ３，最大蓄水量可达 ３２０６． ７０
万 ｍ３［４］。 　 表 １　 哈尼梯田核心保护区水库塘坝库容量情况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ｏｌ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水库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规模类型
Ｔｙｐｅ

库容量 ／ 万 ｍ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１ 肥香村水库 牛角寨乡果统村 小（一）型 ４２９．４

２ 呼山水库 新街镇团结村 小（一）型 １４２

３ 呼山 ３ 号坝塘 新街镇团结村 小（二）型 ６０．５

４ 二合一坝塘 新街镇胜村 小（二）型 ２４．８９

５ 刺竹林水库 新街镇土锅寨村 小（二）型 １２．４２

６ 大鱼塘水库 新街镇土锅寨村 小（二）型 １４

７ 瓦窑冲水库 攀枝花乡路那村 小（二）型 １０

８ 主鲁坝塘 新街镇主鲁村 小（二）型 ７．２

９ 麻栗寨坝塘 新街镇麻栗寨 小（二）型 ４

共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０４．４

以此可见，研究区域内森林、水库池塘和梯田的常年水资源涵养总量为 ３９１３．６０ 万 ｍ３，这是哈尼梯田一年

四季维持恒定水量的保障，也是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成功抵御极端干旱天气的关键；同时，研究区域最大蓄

水量为 ９５７７．００ 万 ｍ３，使得哈尼梯田能够有效缓解暴雨可能导致的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通过水资源涵

养管理，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能够在雨季最大限度地保存水资源，从而在旱季持续不断地供应水资源［４］。
３．１．２　 水资源分配管理

哈尼族社区极为重视水资源，视其为一种财产，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水资源分配管理体系［４］。 该体系主

要包括沟渠管理和分配制度两种措施，通过建设沟渠，将水资源从丰水区引流至缺水区，解决水资源空间分布

的不均；分配制度则确保了水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合理利用。
（１）沟渠管理

哈尼梯田生态系统中的沟渠数量众多错综复杂，不仅将山顶森林蓄积的水源引流至梯田之中，且将森林

溪流与梯田、梯田与梯田、梯田与河谷联系在一起，构成了顺畅的水分流动渠道。 通过沟渠管理，一方面可以

把水资源输送至梯田和村寨，解决了水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另一方面，纵横交错的沟渠在雨季时作为排泄洪

水的渠道，有效消除了滑坡、泥石流等洪涝灾害。 与此同时，哈尼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建立了一套关于沟渠

修建、沟渠权属、沟渠管理、沟渠维修的习惯法或村规民约，形成了沟渠管理的长效机制，保证了哈尼梯田水资

源的有效利用［４］。
哈尼梯田沟渠建设充分利用山地优势，完全顺应等高线，既减少了动用土方的工作量，又能起到防止水土

流失的功能［４］。 以元阳县为例，１９４９ 年，拥有水沟干渠 ２６００ 条，灌溉农田 ６０００ｈｍ２；１９８５ 年，有水沟 ６２４６ 条，
灌溉农田 １．１４ 万 ｈｍ２；２００５ 年，有水沟 ４６５３ 条，有效灌溉面积 １．９１ 万 ｈｍ２，旱涝保收面积 ８２１３ｈｍ２。 研究区域

长度超过 ７ｋｍ 的骨干沟渠多达 １０ 条，总长度达到 １２３．９８ｋｍ，实际灌溉面积为 ３１８８．２６ｈｍ２，占梯田总面积的

３９．７７％（表 ２）。
哈尼梯田沟渠管理更体现在产权归属和日常管理两个方面，产权归属是指确定沟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日常管理是对沟渠的维护和修复。 基于长期的土司制度，哈尼族社区的大部分骨干沟渠由当地土司摊派百姓

开挖，其权属归土司，农户需按产量交谷物做为引水报酬；部分骨干沟渠由一个村寨或数个村寨集体开挖，归
这些村寨集体所有；田间小沟由村民自己开挖，归个人所有。 即便相邻的田块，如果沟渠属于不同的主人，也
不能随意引水进行灌溉。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之后，随着土地所有制度的改变，原来归属于土司

的沟渠改为集体所有，每个村寨继承了其传统利用的沟渠的管理权和受益权；同时，地方政府主导修建了大量

的沟渠，其使用与管理则由相关村寨负责［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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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研究区域骨干沟渠一览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ｄｉｔｃｈ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乡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沟渠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ａｌ

长度 ／ ｋｍ
Ｌｅｎｇｔｈ

流量 ／ （ｍ３ ／ ｓ）
Ｆｌｏｗ

理论灌溉面积 ／ ｈｍ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实际灌溉面积 ／ ｈｍ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新街镇 百胜寨沟 ７．００ ０．３０ ８６．７１ ７３．３７

打碑寨沟 １４．５０ ０．１５ ４０．０２ ４０．０２

者那大沟 １８．９８ ３．００ ２８６８．１０ ２８６８．１０

菲莫沟 １４．５０ １．５０ ２６６．８０ ８０．０４

平寨沟 １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５ ２６．６８

哨普沟 １３．００ ０．３０ １００．０５ １３．３４

牛角寨乡 姆基沟 １０．００ ０．１５ ２６．６８ ２６．６８

攀枝花乡 硐浦沟 １０．００ ０．３０ ６６．７０ ４６．６９

路那沟 ２３．００ ０．５０ ５３．３６ １３．３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 １２３．９８ ７．２ ３６０８．４７ ３１８８．２６

同时，哈尼族社区创立了沟长制度，沟长的职责包括：沟渠的日常维护工作，如疏通渠道、修补塌方破损支

出；监督水资源的分配，若发现偷水现象或水利纠纷，则上报土司或村长处理。 只有道德高尚、品行正直的人

才能获任沟长，其不仅能够获得相应报酬，亦是一种荣誉。 沟长可以连任，亦可一年一任，由土司或村民的满

意度决定［１９⁃２０］。 我国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全面推行的河长制与哈尼族社区的沟长制度有众多共通之处。
（２）分配制度

木（石）刻分水，哈尼语称“欧斗斗”，是哈尼族社区水资源分配制度的根基，其体现了公平公正分配原则。
木（石）刻分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村寨与村寨之间，一种是村寨内部农户与农户之间。 村寨之间的水量分

配主要依据修建大沟时各村寨所出工时和钱物的比例，在两个或多个村寨的分水处设置木（石）刻分水，决定

流向各个村寨的水量。 村寨内部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水量分配规则与此类似。 该分配制度的公平公正体现于

水量和梯田面积的匹配，因为在农业社会，各个村寨或农户拥有的梯田面积决定了其能够承担的工时和

财物［４］。
哈尼族社区制定了严格的习惯法维护木（石）刻分水制度的权威性。 因自然原因，如泥沙、枯枝落叶等造

成的出水口堵塞，不予追究；若人为改变刻口宽度、堵塞出水口、移动横木或石条而损害他人利益，则会受到罚

款或其他形式的惩罚［２０］。 木（石）刻分水分配制度体现了“谁开发，谁受益；谁破坏，谁受罚”以及“按劳分配”
的原则，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按需分配”的体现，即出劳动力少的村寨其梯田面积也少，需水量相应减少。
木（石）刻分水是哈尼族在水资源缺乏地区和干旱季节充分保证了全部梯田获得维持水稻生长的最低需水

量，同时也极大地减少了因水资源分配而导致的冲突［４］。
３．２　 哈尼梯田水资源管理文化内涵分析

哈尼梯田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的成功之处在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重点体现于以迁徙文化、宗教文化、习
惯法以及传统知识为支柱的哈尼族文化体系。
３．２．１　 迁徙文化

流传至今的大量口述迁徙史诗，如《哈尼阿培聪坡坡》《雅尼雅嘎赞嘎》等，表明哈尼族在历史上经历了长

期的迁徙过程［２１⁃２２］。 经过长期的迁徙，哈尼族适应了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接触了多元的民族文化，最终定

居于本不适于大规模农业生产的中半山地区，并形成了极富适应性的农耕文化［２３］。 关于哈尼族历史迁徙的

原因有多种解释，为避免因土地资源短缺导致的民族间战争和民族内纷争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２２］。 哈尼族

已经长期定居，但其近代依然保留的 “地名连名”现象和分寨制度亦可视为迁徙文化的延续［２４］。 分寨制度是

指当距离村寨最远的梯田的往返路程超过半天时间，则需要建立新的村寨。 分寨制度控制了哈尼族村寨的人

口规模，据统计，研究区域 ２６３ 个自然寨中 ８０％以上的哈尼族村寨人口数量少于 ６００ 人，其优势在于：一是较

小的村寨规模便于公共事务和自然资源的管理；二是合理分散的布局避免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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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４］。
３．２．２　 宗教文化

哈尼族信仰原始自然宗教，以万物有灵论为思想基础，以灵魂不灭和神灵保佑为信仰核心，形成神灵崇

拜、灵魂崇拜、鬼魂崇拜等自然崇拜。 哈尼族自然崇拜对象范围广泛，除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动植物之外，亦
将村寨、森林、梯田、水沟、稻谷等神灵化，其中以森林崇拜最为重要［２０］。 哈尼族秉持万物有灵的自然宗教观

和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基本理念贯穿于日常生产生活中，这在森林、水源、梯田、动
植物等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４］。
３．２．３　 习惯法

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

和［２５］。 哈尼族具有悠久的习惯法传统，虽然不是成文法规，但具有事实上的法律效力。 哈尼族习惯法的裁决

者与执行者是村寨头人、有威望的长者、村民大会等，其惩罚的执行方式并非采取强制性的暴力方式，而主要

依靠宗族关系、社会舆论、文化归属等信念因素而得以实施。 村寨是哈尼族习惯法产生和实施的基本单元，每
个哈尼族村寨都有习惯法。 近年来，很多哈尼族村寨根据国家法规政策，制定了村规民约，实质上相当于习惯

法的文本化。 不过相对于习惯法，村规民约的普及度并不高，仅有 １０％的村民了解具体内容，多达 ５０％的村

民甚至表示不知道有村规民约［２６］。 由此可见习惯法在哈尼族社区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在森林保护、水资源

分配、沟渠管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３．２．４　 传统知识

传统知识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Ｋ） ［２７⁃２９］， 又称传统生态知识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ＥＫ） ［３０⁃３１］或土著知识（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Ｋ） ［３２］，是指土著人民与地方社区或少数民族创造和积累的关

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经验、实践和知识。 哈尼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传统

知识，在维持哈尼梯田生态系统平衡，保护土地、森林、和水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３３］。
（１）土地资源管理

哈尼族对土地资源的管理直观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气候、地理、水文和土壤等土地资源要素的综

合利用创建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农业生态系统，二是对各种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合理的分类管

理。 关于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四素同构的研究描述已经深入全面。
这里从土地利用类型分类管理方面进行分析。 采用我国现行土地利用现状一级分类标准———耕地、园

地、林地、草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他用地等 ８ 类，研究区域各类型土

地面积总体比例分别为 ３４．２８％、４．１７％、４３．８８％、２．８０％、１．８７％、０．８２％、０．６５％、１１．５３％（表 ３） ［４］。 其中，耕地

类型分为水田和旱田，水田是本文所指的常年蓄水的梯田，旱田是坡地以及非常年蓄水的梯田，水田与旱田的

比例约为 ２∶１；“其他用地”基本为田坎。 耕地总面积（包括田坎）的比例高达 ４５．８１％，略超过林地面积，而森

林与梯田（水田）的比例约为 ２∶１。 在山地地区能够维持如此高比例的耕地面积，且梯田（水田）比例达到三分

之二，与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合理布局，特别是森林分布及其水资源涵养管理，具有密切关系。
（２）传统森林管理

哈尼族社区对森林资源的管理主要包括严格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两个方面。 神林文化和习惯法是哈尼族

社区严格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手段。 基于森林崇拜，每个哈尼族村寨至少拥有一座寨神林，以及若干处山神

林、坟林、水源林等，并通过习惯法对其进行严格保护。 以元阳县为例，其森林覆盖率在 １９４９ 年前为 ２４％，后
受到大跃进及农业学大寨等政策影响，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时锐减至 １１．６％，由于哈尼族社区的神林文化在国

家民族宗教大政方针下得到了一定保留，极大程度地保护了各类神林，从而保障了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结

构和功能的完整性［４］。
哈尼族社区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表现为对林地进行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功能区划，并采取针对性的乔木

层和林下层植被的管理。 依据权属不同，哈尼族地区的林地分为村寨集体林和家庭承包林两类，村寨集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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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分为神林和水源林两种，家庭承包林分为一般林地和退耕还林地两种。 神林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功能，水源

林则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因此这两类林地受到严格保护；一般林地和退耕还林地主要承担经济功能，即提供

建材、薪柴等林产品以及多样的非木材林产品［４，３４］。

表 ３　 研究区域行政村土地利用类型情况（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ｓ

地区
Ａｒｅａ

土地总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ｌａｎｄ

耕地面积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园地面积
Ｇａｒｄｅｎ
ｌａｎｄ

林地面积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草地面积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ｎｄ

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面积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交通运输
用地面积

Ｔｒａ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面积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其他土
地面积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

元阳县 ２２１２３２．０１ ５５４４７．４８ ５４２２．０２ １２７２１０．０２ ６１７３．７９ ２６５６．７３ １４３５．３１ ２０８４．１６ ２０８０２．５１

一碗水 １７１７．５７ ２５６．２３ ０．００ １１２０．４８ ２１６．０４ ９．７６ ８．２５ ６．８４ ９９．９８

欧乐村 １２５７．０３ ２４８．６３ １２６．３０ ７５８．３４ ５．８８ １４．３６ １０．３９ ３．９９ ８９．１４

热水塘 １０８７．５７ ２１９．１２ ０．００ ７８８．６９ ４．１３ ７．６５ ４．９０ ２．８６ ６０．２３

硐浦村 ６８２．７４ １５０．０５ ０．００ ３６９．０９ １０１．３７ １０．０９ ３．９１ １．９６ ４６．２７

爱春村 ７３７．５１ １６３．１３ ２．０６ ４９７．８９ １８．４９ １５．６１ ６．２４ １．０７ ３３．０１

脚弄村 １６１９．４４ ３７５．２９ １５７．４４ ８７５．２２ ４３．０９ １５．２５ ６．３９ ６．５４ １４０．２２

安汾寨 １４５８．０３ ３４２．４４ １．５４ ９２５．９３ １９．５４ ２６．６７ ８．９２ ９．５０ １２３．５０

妈拖村 ８７５．７８ ２０６．６８ １６．６９ ５４８．２１ ５．１６ ７．７２ ６．９２ １１．８２ ７２．５７

陈安村 ８９９．２０ ２１７．６１ ４６．９０ ５３１．５５ ２．４６ １３．９９ ６．８９ ２．０７ ７７．７２

碧播村 １９７７．２５ ５０５．７４ １９．７６ １１６４．５８ ３１．６２ １３．５０ ８．９６ ２９．７１ ２０３．３８

新街村 ３３３．５２ ８７．２８ ０．００ １５２．１９ ０．００ ６５．２２ １．１１ ０．５８ ２７．１４

新寨 １４０２．２２ ３７２．４０ ９１．８０ ７５２．６２ ３７．７０ ２０．６７ ６．４２ １０．９２ １０９．６８

芭蕉岭 ２８９９．３５ ７７４．４０ １０３．９３ １５８１．２３ ７３．５３ ３３．３５ ２４．３９ ８．５０ ３００．０１

团结村 １１５０．９０ ３１２．９７ １．７９ ６８３．８８ １８．３０ １８．１１ ７．６２ ７．３１ １００．９１

胜村 １１５３．０５ ３１５．１９ ２４．０９ ６３８．０３ ２６．０２ ３４．１３ ７．６０ ２．３２ １０５．６７

勐品村 ８５７．６１ ２３９．２６ ５．３７ ４８８．９５ １１．０８ １６．３４ ９．０８ ２．２３ ８５．２９

保山寨 １９９７．１９ ５７７．７４ ８４．０６ １０３６．５４ ３．０７ ２７．３７ ２２．６９ １８．７１ ２２７．０１

麻栗寨 １１３６．２５ ３３１．１３ １０．１２ ６４４．７６ ５１．１８ １７．７５ ５．９７ ３．２４ ７２．１０

多依树 ６２０．９３ １８１．０６ ０．００ ２９３．４９ ５３．１３ １７．１２ ６．３３ １．００ ６８．８０

全福庄 ５６２．２０ １７１．５２ ０．００ ２８７．８３ ３６．２２ １０．１３ ３．５６ ２．８２ ５０．１１

果统村 １０１９．９３ ３１６．２４ １．０４ ４７８．６０ ８５．８４ １４．８０ ６．８６ ８．６２ １０７．９４

倮铺村 ９２４．００ ２９０．９７ ６３．０２ ４３５．７３ １０．４８ １３．３３ ６．３５ １．２３ １０２．９０

新安所 ２０８１．７４ ６７７．３９ １５．４１ １１６３．６２ ２．０８ ２８．８９ ６．８８ ７．２９ １８０．１７

良心寨 ９３６．７７ ３２０．１８ ４７．０２ ４６４．０１ １．８５ ２１．８８ ６．３０ ２．１８ ７３．３５

阿勐控 １２８０．７５ ４３７．９８ ５０．１８ ５７８．１０ ２．３３ １７．３９ １１．８４ ３．８０ １７９．１１

果期村 １２７８．５５ ４４５．５９ ２６４．２２ ３５４．６７ １４．０２ ２３．５２ １１．２１ ８．８８ １５６．４４

岩际村 １６６０．９８ ５８４．２３ ９２．４５ ６８８．７２ １１．３０ １３．７７ １０．４１ ３４．３２ ２２５．７７

百胜寨 ９７３．９９ ３４２．８７ ０．００ ４９１．５７ ６．４０ １２．４４ ３．５３ ５．０１ １１２．１７

土锅寨 ７６３．０８ ２７５．１４ ２７．２２ ３７０．５１ １２．７４ １８．７７ ８．９８ ５．０４ ４４．６８

中巧村 ２２６５．２１ ８３７．５６ ６７．０８ ９４３．８３ ３３．４３ ２６．５９ ２１．８２ ６．７４ ３２８．１６

水卜龙 ５９８．７４ ２２４．６２ １２．１０ ２７０．６７ １．７０ １７．４０ ６．７９ ０．８０ ６４．６６

牛角寨 ９６６．８５ ３６８．９４ ５７．７４ ３９８．３０ １．０６ ２７．７５ ９．７８ ６．８５ ９６．４４

高城村 １２６８．３３ ４９１．９９ ６５．４５ ４５６．２２ ５６．２８ １４．１１ ８．９５ ２．８８ １７２．４５

大瓦遮 ８９７．３７ ３６６．１５ ３４．６８ ３４１．６８ １．０８ １４．０８ ３．５９ ３．２９ １３２．８３

主鲁村 ４２３．９２ ２０９．８０ ０．００ １５４．７９ ０．００ ８．１２ ２．１８ ０．９６ ４８．０７

（３）农业生物多样性保育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育对于促进哈尼族社区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维持哈尼梯田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

７　 ９ 期 　 　 　 杨京彪　 等：基于民族生态学视角的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水资源管理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用［３５］。 哈尼梯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性一方面表现为农作物种类的多样性。 据统计，元阳县现在种植的

农作物种类共有 ９２ 种，其中粮食作物 ６ 种、经济作物 ２９ 种、蔬菜作物 ２４ 种、水果类 １３ 种、畜禽类 １０ 种、渔业

２１ 种。 多样化的农作物一方面能够为以梯田稻作为主的哈尼族社区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另一方面，间作、
套作等农业生产方式能够充分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增加农业产量，如在坡地（旱田）种植土豆、玉米等作物，
在梯田田埂种植各种豆类［４］。

哈尼族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性另一方面表现为水稻品种的多样性。 以元阳县为例，元阳县志（１９９５ 年

版）记载 １９９０ 年代种植的传统水稻品种多达 １９３ 个，徐福荣等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对元阳县 ３０ 个村寨进行调查发

现该县种植的水稻品种 １３５ 个，其中传统稻种为 １００ 个，杂交稻 １２ 个，现代育成品种 ２３ 个［３６］。 丰富的水稻

种质资源能够适应不同海拔、温度、土壤、养分等立地条件，比如高寒、高旱、贫瘠等，特别是能够种植于海拔

２０００ｍ 以上区域，而杂交稻种只能种植于海拔 １４００ｍ 以下的区域。 另外，多样化的水稻种质资源能够有效防

治病虫害、抵御极端天气事件［４］。
（４）传统历法

农时的安排对于农业生产极为重要，因为气候条件会影响到作物从种植到生长到结实到收获的整个过

程。 在这个过程中，农作物在任一阶段遭受气候条件的不利因素影响都可能导致减产甚至绝产的严重后果。
因此，建立一套能够准确反映该地区气象条件的农业历法，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哈尼族沿用至今的是一套称作物候历法的系统，是在长期的梯田稻作过程中参照自然物候的变化而总结

出来的，用以安排各种农时、祭祀活动和家庭生活等等。 哈尼族物候历法将一年分为 ３ 季，每季 ４ 个月，全年

共 １２ 个月，每月 ３０ 天，一年 ３６０，余下 ５ 天为过年节期［２０］。 哈尼族创建传统历法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指导水

稻种植，该历法没有固定的精确的日期，因为山区受海拔和地形的影响，即便距离很近的不同区域的小气候差

异也很大，因此，采用物候观察的方法确定农时，安排农事，可有效避免因为气候的异常波动导致的损害［４］。

４　 讨论

山地农业大体分为刀耕火种或轮歇农业、坡地或梯田旱作、梯田稻作三种模式，其中以梯田稻作农业产出

效率最高［３７］。 轮歇农业的限制因素是肥力的逐年消耗及流失，坡地或梯田旱作农业的制约因素则是水资源

不足，而梯田稻作农业则有效解决了肥力流失和水资源不足这两个问题，其关键则在于有效的水资源管理。
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的成功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但水资源管理的制度建设和生态文化内涵亦不

可或缺，而这与地方社区所持有的传统知识密切相关。 除了哈尼梯田之外，湖南紫鹊界梯田、广西龙脊梯田、
贵州加榜梯田以及菲律宾的巴纳韦梯田（Ｂａｎａｕｅ Ｒｉｃｅ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等亦闻名于世［３８⁃３９］，其中巴纳韦梯田早在

１９９２ 年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菲律宾巴纳韦梯田曾经由于森林破坏带来的水土流失、巨型蚯蚓蚕食

堤坝、年轻一代改变生计方式等导致梯田的大面积毁坏，被列入濒危遗产名单［４０］，政府机构和地方社区投入

大量资金、经过多年努力之后终于使其重新焕发生机［４１⁃４２］。 这一方面体现了山地农业生态系统的敏感性和

脆弱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地方社区传统知识的弹力和适应力。 在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变革、社会文化变迁

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诸多威胁下，如何应对生计方式的快速转变、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旅游开发的急速扩

张、气候变化的愈演愈烈等不利因素，是山地农业乃至所有农业生态系统当前面临的一个复杂的难题［４３］。 哈

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可能成为一个典范，传统知识亦可能发挥更重要的应用，而采用跨学科理论方法和多维

度视角的民族生态学则可能提供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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